
八年抗战，冯毅之一家，牺牲七口人。
在火光血色的战斗中，他以刻骨铭心的悲

痛和仇恨，用血泪写下大量纪实诗文。芒种
前，重走他的抗战路，在依稀的风尘中，寻觅
他的铁骨柔情和家国情怀。

淄河绕着他的故乡——— 青州长秋村缓缓北
流，沿河滨公路蜿蜒南行，山间小盆地的麦浪
金黄翻涌，在层层山峦中穿行一小时后，曲折
到达马鞍山脚下。

攀登马鞍山，让人满心敬畏，似乎是上苍
高悬的一把正义审判之剑，刺透时光的血肉，
游刃于历史的筋骨。登顶后，石碾、射击口、
指挥所、殉难处等抗战遗迹仍在，当年情景历
历闪现。山有山姿，国有国魂。彼时，一个
人，一家人，一条河，一座山，都在冥冥中成
为战场。村与山牵连，构筑成堡垒；家与国相
融，凝塑为丰碑。

“娘！俺害怕！”

1942年9月6日，八路军四支队新一营营
长、中共益都淄川博山临朐四县联合办事处主
任冯毅之第一次登上马鞍山。他当时因在敌占
区神出鬼没，抓不住、打不死，被鬼子汉奸称为

“冯铁头”,以三千大洋的价格悬赏他的人头。五
天前，为了安全，他考虑再三，硬着头皮决定
把父亲、妹妹、爱人和孩子送上马鞍山。

马鞍山地势险要，屹立在长秋村南30里外
的淄河西岸。东西两峰相连，形成“凹”字，
远望形似马鞍，故有“马鞍山”之称。山的周
围陡壁千仞，悬崖如削，巍峨险峻。即使在修
缮成景区的今天，从山脚爬到山腰，也需近一
个小时时间。

从山腰到山顶更是天险，数十丈高的石质
山体，只在悬崖上凿出一条陡上石阶，形似
“天梯”，窄处仅容一人通过。天梯上下有两
道寨门，寨门关闭，鸟兽难入，实有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之险。

从军事角度看，马鞍山卡住南北交通孔
道，是沂蒙山区往清河区的必经之处。“我们
占领了马鞍山就可以沟通鲁中区、渤海区和胶
东区的交通联络，并可以作为巩固我区的屏
障、开展敌区工作的基地。”时任鲁中军区第
一军分区司令员的廖容标曾回忆道。

在山上守卫的，只有一个班的正式武装，
其他都是伤病员和家属。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自
从到山上后，负责管理山上的伙食。冯毅之的爱
人孙玉兰和妹妹冯文秀则忙着制作战士的棉衣。

感到苦恼的是冯毅之的三个女儿：老大新
年，十二岁；老二芦桥，“七七事变”那年出
生；老三平洋，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出生。性格
活泼的小孩子，生活在狭窄的高山顶上，除了
流云、风雨和松涛，没有任何她们喜爱的东
西，更没有孩子同她们游戏玩耍。

新年和芦桥一见到父亲，就哭哭啼啼，要
求带她们下山。但下山也无处安身，只有劝慰
说：“山下太平了，我就来接你们。”

山上的战士和伤病员多数也不安心。冯毅
之深知，住在这孤零零的高山上，脱离了社
会，那些过惯了紧张战斗生活的战士，对安静
单调的生活怎么能适应？

针对上述情况，冯毅之召开会议，进行了
战备动员和思想教育，大家的情绪才稍微安
定。是夜，他夜宿马鞍山，山石冰冷，狂风咆
哮，松柏嘶鸣，房屋动摇，使人有惊惧之感。

芦桥时时在梦中惊醒，恐怖地喊叫：“娘，俺
害怕！”这更让冯毅之辗转反侧，心情沉重。

“木头腿好，不痛”

一个月后，冯毅之再上马鞍山。
此时山上情况仍令他极不满意，不但粮食

柴草缺少，连吃水都有困难，伤病员的生活更
差。加上敌人扫荡的情报频传，对山上是否安
全，有些同志产生怀疑。大多数同志思想混
乱，个别同志发牢骚说怪话，要自动下山。

与冯毅之同上马鞍山的，还有八路军山东
纵队第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他在茶叶
口遭遇战中负伤，锯掉右腿后，仍要求一边疗
养，一边守山。

王凤麟一到山上，就着手进行整顿教育，
加固守山的防御工事。他非常喜爱孩子，新年
和芦桥当天就同他熟悉了，在他膝前依依不
舍。他要她们唱歌，还给她们李子和糖吃。

新年能唱许多歌曲。她最喜欢唱《东洋兵》，
王凤麟却不喜欢听这支歌。只要在他跟前一唱：

“东洋兵到咱村，房屋烧得干干净，逃难找亲
人……”他就说：“这歌不好，另唱个别的。”

新年就故意提高嗓音唱：“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抗日同志们……”王凤麟高兴地
鼓掌，连声说：“好！好！”

芦桥时常好奇地摸着王凤麟的木头腿，
问：“大爷，你的腿怎么是木头的?”王凤麟同
志笑着说：“木头腿好，不痛。”

看到王凤麟在马鞍山上开始扎根，冯毅之
便安心地从山上下来，奔长秋而去。

冯毅之惦记着在长秋村的母亲。当时冯毅
之的长兄冯登奎在雨夜被敌人枪杀，刚刚牺牲
49天，母亲曾夜不能寐，口难进食，心痛如
焚，大病一场。当他走近村南围子门时，母亲
正在门顶上凝神南望。

母亲惊讶地问：“你们回来了？”冯毅之笑答：
“娘，我们回来并没有预先告诉你，你在等谁？”

母亲笑着说：“俺谁也不等，是想俺那些
孙女，来看看马鞍山。”

这时，冯毅之很自然地也翘首南望。在遥
远的碧空中，他第一次发现可以清晰地望见三
十里外的马鞍山。母亲说：“俺想起你爹和孩
子们，来这里望望，心里就平和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冯毅之家原有的十几间
房屋被焚烧过数次，所有的家用器物也全化为
灰烬，院中和屋内满是黄蒿青草。起初，家人
住在村边的一间草棚里。那里又仄又脏，潮湿
腥臭，苍蝇乱飞。

尽管环境越来越恶化，时年57岁的冯毅之
母亲还是不愿离开。草棚被烧光了，她就住到
村外土崖下的土屋里。平日穿一身极破烂的衣
服，挎着破筐子，很像个讨饭吃的老婆子。

“她胆大又沉着，不管情况多么危急，从
不慌张。日本鬼子从俺村北门来，她都是先拿
上吃的和用具，挎着筐子再走。就是遇上日伪
军，也没出过娄子。”今天的长秋村中心街
上，86岁的老人冯登商和数位乘凉聊天的村民
议论着她的胆量。

“守它三五天没问题”

今年87岁的冯保杰老人，讲起冯毅之母亲
的“胆大”经历：

1938年正月十五，日伪军趁过节，直奔冯
毅之家中，意欲抓家属为人质。当时仅冯毅之
的母亲在家，她看到敌人从巷子口朝家拐时，
匆匆回家，用瘦小的身躯紧紧地顶着院子门
板。她年幼的孙子冯锡年，则被日伪汉奸叫骂
声、拉枪栓声吓得哇哇直哭，钻到床底下。

屋门外的日伪军见砸不开木门板，对着大
门“当当当”连开三枪，子弹把门板穿透了三
个小窟窿眼。处变不惊的她拉上门栓，转身进
屋抱起一床被子，打开后窗户，顺手把棉被扔
到窗下；然后从床底一把拽出冯锡年，放到后
窗户外的棉被上；紧接着，扒着后窗户台沿，
纵身跳出屋子，牵着孙子，向西一路狂奔到许

维义家的破屋里躲了起来。
这位裹着小脚的农村妇女，对家人牵肠挂

肚。冯毅之陪同母亲到了土屋后，她问儿子许
多事：什么时候从南边回来的？南边也这样慌
乱吗？回来时到山上去看家人没有？

冯毅之一一回答母亲，自己到马鞍山上见
到了亲人们，尽可放心，还劝她说：“在山上
很太平，白黑也不用害伯，娘也去吧，同爹和
孩子们在一块儿。”母亲没有考虑就拒绝了：
“俺这个穷老婆子，鬼子汉奸反动派不认识
我，俺怕啥。只要大人孩子在山上平平安安
的，你就不用挂念着俺。”

山上的太平光景是短暂的。在冯毅之与母
亲相聚后的短短一个月里，敌人进入我方根据
地，大部队像鱼网一样铺展开来，边搜索边前
进，一发现我们的队伍，就立即把网收紧，企
图一网打尽。敌人回师一定要经过淄河流域，
也有可能对马鞍山进行扫荡。

1942年11月4日，因检查备战工作，冯毅之
三上马鞍山。

仅仅一个月时间，王凤麟的努力工作，使
马鞍山变了样：人人精神焕发，充满了生活的
乐趣和对未来的希望。干部战士按时上政治课
和文化课。王凤麟自己担任政治军事教员，毛
主席的《论持久战》已讲完三分之二。

冯毅之看到，王凤麟还以顽强的意志练习
用假腿走路。在王凤麟的影响下，老父亲的思
想有了很大进步。他精神振奋，忙忙碌碌，脸
上皱纹也减少了。妹妹冯文秀是中共党员、文
化教员，除了教战士学文化，她还教唱歌。连
刚入党不久的妻子孙玉兰，也兴致勃勃地在学
识字，大女儿新年是她的先生。

为了应对敌人的攻势，冯毅之组织开会，
讨论备战工作。王凤麟给出自己的分析：敌人在
回师中，已精疲力竭，不可能再以极大代价进攻
马鞍山，来进攻也不怕，守它三五天没问题。

再也听不到枪炮声

巧合总在意想不到时发生。五天之后的11
月9日，敌人开始收网，以数千人的兵力向马鞍
山发起进攻。

当时，冯毅之在马鞍山北十里外的黄花坡
朝阳洞顶。此地并不低于马鞍山，可以清晰地
看到山上的情景。有两架飞机在上空轮番盘
旋，又丢炸弹又扫射。炸弹爆炸，声如沉雷，
烟云难分。

听到炮声枪声连续传来，冯毅之的心悬在
嗓子眼，初冬的冰冷挡不住心里的滞塞闷热。
战斗愈来愈烈，枪炮声愈来愈紧，他沉默无
语。

飞机大炮轰炸，步枪轻重机关枪扫射，时
紧时缓，时断时续，到下午五点钟以后，才逐
渐平静下来。战斗一停，外围的同志们心情反
而更紧张，战斗胜负如何，同志们的情况如
何，家属情况如何？这些想急于了解的问题，
却无法知道，像石块压在心上，使人坐立不
安，万分焦虑。

晚上八点，派出去的侦察员带来情报：马
鞍山是否被敌人占领，一时无法弄清，但敌人
并未撤走。冯毅之和战友们本想组织兵力进行
援助，但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杯水扑灭不了火
山，唯有等待。

当晚，大家坐在洞顶村外山石上，忘了饥
饿，不顾寒风吹袭，向南远望苍茫天空、星星
闪耀之下的马鞍山影。忽然，山上传来钟鼓
声，大家高兴地跳跃起来，郁闷沉重的空气立
即消散了。根据事前规定，这是平安无事和捷
报的信号。同志们欢呼：“马鞍山仍是我们
的！”“我们要向马鞍山的英雄致敬！”

冯毅之坦言，一生不知听到过多少次钟鼓
声，却从未有这一次激动人心。是夜，他在村
外的山石上闷坐着，回到住处已是凌晨一点。

小憩一会儿，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惊醒
了冯毅之。“敌人又开始向马鞍山进攻了！”
通信员告诉冯毅之。

炮声继续传来，冯毅之立即向村外走去。
许多同志早已关心地站在那里，不顾冰冷寒风
向马鞍山遥望。

激烈的战斗又进行了一整天。飞机增到三
架，在山的上空盘旋，抛弹轰炸，俯冲扫射，
没有一刻间歇。轻重机枪的射击更稠更密，在
山谷中发出回音，像刮起狂风。浓烟云雾笼罩
了山峰。山的面貌已模糊不清，只能时刻看到
耀眼刺目的火光。

天黑战斗停止，再也听不到枪炮声。夜特
别静，静得使人难堪。战友们像昨夜一样遥望
马鞍山，忍耐等待，希望山上再能传来钟鼓
声。一直等到深夜，任何动静也没有。马鞍山
上仍然闪烁着微小的灯火，很明显那里仍有人
在。

一天下来，冯毅之吃不下饭，心里交织着
忧虑、焦躁、仇恨和悲痛。

石块成了唯一武器

一周后，冯毅之在马鞍山脱险的战友处，
得知更多的战斗细节。

刘厥兰同志，是鲁中军区有名的爆炸英
雄。他当时在马鞍山上养伤，负责镇守西峰。
因平日常到悬崖去砍柴，陡壁石缝中摸鸽子，
对悬崖陡壁情况熟悉。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峰
顶失守，情况危急，他便从悬崖陡壁上下来
了。

刘厥兰回忆说，战斗的第一天很顺利。敌
人虽使用飞机、大炮进行了猛烈攻击，山上的
损失并不大，所有进攻都被打退。山下和山腰
的乱石中留下了上百的敌人尸体。

“王凤麟确实是英雄，情况再紧急，炮火
再厉害，他也毫不畏惧，仍沉着地指挥着同志
们作战。他自己有一支带瞄准器的英国式狙击
枪，隐蔽在胸墙后边，对敌瞄准射击，百发百
中。他专门对准了敌军官。据说，其中还有个
参谋长被打死了。”刘厥兰说道。

夜里，王凤麟作了继续守山的动员，抢修
被破坏的工事，重新组织战斗力量，并敲钟击
鼓通知山下同志。此时，同志们的战斗情绪仍
很高，守山的信心很大。

第二天一开始，敌人有了增援，火力更加
猛烈。敌人把大炮和重机枪移到与马鞍山相距
不远的孟良台、后峪岭等峰顶平射攻击，但同
志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仍然英勇地战斗。

下午，山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耗尽，石
块成了唯一武器。刘厥兰说，在最危急时刻，
家属也投入了战斗。

冯毅之的父亲时常从东峰往西峰送水和手
榴弹。他向同志们表示，宁愿粉身碎骨死于炮
火中，也不能叫敌人捉去当俘虏。妹妹冯文秀
是很好的鼓动员，她唱歌喊话，传递情况，救
护伤员。在以石块阻击敌人时，她同父亲一齐
搬运石头。父亲在搬运石块时牺牲了。她也负
了重伤，就把最后一块石头狠狠砸向敌人，纵
身跳下悬崖。

战斗结束，我方守山的休养员及家属不到
30人，却抗击了2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
两天苦战，敌人死了二百余人，消耗了大量弹
药，最后只不过取得了一个空山头。

在东峰上唯一脱险的王得善，对马鞍山战
斗情况作了些补充。

王得善回忆道：“若不是叛徒谭胡子出卖
了南天门，敌人也不会攻上山。天快黑了，东
西两峰仍是我们的。王凤麟受了重伤，全身是
血，但还镇定地指挥，同大家研究突围的办

法。下山的路是不通了，周围又都是悬崖峭
壁。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做军衣剩下来的
布连接成一条长带，一头拴在山上的松树上，
一头垂到崖下，人抓住布条下山。结果，崖高
布短，下垂的布头离地还有两丈多，下去的人
全完了。”

冯毅之插嘴问道：“崖高布短，当时不知
道吗？”

“当时天黑了，情况又紧急，连想也没
想。我是最后一个下山的，一发现布头离地面
还很高就慌了。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我没办
法就攀住悬崖的树停下来了。在悬崖上整整熬
了一天一夜。一天来我观察着敌人的动静，观
察着悬崖的情景，并考虑着下山的方法。总算
幸运，白天没有被敌人发现，晚上我就抓住树
根摸索着下来了。”王得善说。

冯毅之又问：“王凤麟同志牺牲的情况说
法不一，到底如何？”王得善感慨地说：“王
凤麟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叫人永远不会
忘记。他看到同志们从布条上一个个下山了，以
最后的气力毁掉他的狙击枪，用手枪自杀了。”

王得善回忆当时的情景，脸上出现痛苦的
表情，又向冯毅之说：“我再告诉你更惨痛的
事，你的大女儿新年是被炸死的。二女儿芦桥死
得可惨呢，你爱人抓住布条下山时，芦桥在娘的
背上，平洋在娘的怀里。芦桥摔下时还活着。我夜
里还时常听到她的哭喊声，叫着爹娘，喊着冷和
渴。我听着真是心如刀绞，我在悬崖上没办法
救她啊。快天明时，就什么动静都没了。”

“给你爹他们报仇雪恨”

马鞍山一役，我方总计阵亡27名，冯毅之
家牺牲六口。他噩梦连连，夜夜难眠。只有写
诗来医治心中的创伤，其中《家人》一首更是
字字泣血：“父亲苍颜白发，妹妹妙龄青春；
妻子忠诚温存，孩子活泼天真；我们决不做俘
虏，粉身碎骨，碧血淋淋！”

五天后，他摸黑回长秋，看望母亲。走在
路上，山野寂静，他的心却不平静。这次灭顶
之灾对母亲来说，将是更沉重的打击。她没有
党和同志们的支持安慰，像一棵古树独自生活
在狂风暴雨中，怎能受得了，怎能顶得住？！

冯毅之忧虑重重，想放快步子，却又怕见
到母亲。到长秋已是深夜，村外伪军的炮楼黑
暗得像魔窟，只有窗口闪着鬼眼似的灯火。

冯毅之静悄悄地走到母亲的住处，她没有
睡。见到儿子后，她没有哭嚎，态度镇静而自
然地说：“天这么晚了，怎么才来！”冯毅之
笑了笑，没说话。她又关心地问：“你这些日
子怎么样？可得想开点，身子要紧。”

冯毅之绝没想到，母亲能如此坚强，先劝
慰起自己来。深受感动的他，走到门前，眼睛
转向天空，把眼泪引向闪烁的星星。

母亲忙着倒了一杯水给冯毅之，又平静地
说：“俺现在看到你就完全放心了。马鞍山的
事情你不用说了，俺全知道。俺在南门顶上整
整望了两天两夜，飞机大炮那么凶恶，还会有
好结果？到如今，还有人对俺说，马鞍山没事
呢。俺明白，他们是怕俺受不了，哭哭啼啼活不
下去了。俺才不那么傻呢，哭死碰死，鬼子兵也死
不了，你爹和孩子也活不了，有啥用处。”

冯毅之思忖，母亲的话说得非常自然，看
来她不知想过多少遍。她还再三叮嘱儿子说：
“只要你好好的，身子结结实实的，能打鬼
子，给你爹他们报仇雪恨就成。你用不着挂心
俺，俺早想开了，这几天该吃两个煎饼俺就吃
它三个，你看身子挺好的。”说着还故意振作
了一下，表示自己很健康。

其实，这位受尽苦难的母亲，岂是铁石心
肠。“抗战胜利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
很少到街上像我们这样啦呱。我记得她的名字
叫孙友花，那时候生产队发粮食，冯毅之在外
面工作，家里没有男劳力了，都用这个名字
领。”在街角与邻居们闲聊的冯登商回忆道。

彼时，闻听母亲的刚毅之言，“铁头”冯
毅之默默无语，潸然泪下……

翌日清晨，他又出发，奔走在马鞍山周围
的抗日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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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上的弹药耗尽，石块成了武器。冯毅之父亲在搬运石块时牺牲了。妹妹冯文秀负重伤，砸向敌人最后一块石头，，
纵身跳崖。入夜，剩余人员把布拧成一条长带垂到崖下突围，可是带子短，离地还有两丈多，下去的人全牺牲了。幸存存者王
得善告诉冯毅之：“你的大女儿新年是被炸死的。芦桥死得惨。你爱人下山时，背着芦桥，怀里抱着平洋。芦桥摔下时时还活
着。她还叫着爹娘，喊着冷和渴……”

冯毅之：一门七烈 碧血淋淋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潘超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马鞍山上射击孔 马鞍山上石碾盘 马鞍山西峰

马鞍山抗战
纪念馆内的“一
门忠烈”题词和
雕像。

在马鞍山抗日保卫战中牺牲的冯旭臣。

在马鞍山抗日保卫战中牺牲的冯文秀。

青年冯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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